第六卷，第二幕，第五场：族母与族长从非利士地得蒙拯救（20:1–18）
第六卷，第二幕，第五场的文学分析
结构与情节
在上帝充满应许的宣告以及亚伯拉罕作为先知的带领之后，人可能会期待紧接着出现一个出生的叙事。然而，情势反而更加紧张，因为亚伯拉罕再次使族母撒拉陷入危险。不过，第五场不仅仅是一个情节上的转折，它还具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功能，就是试验主与祂所拣选的人类立约伙伴之间圣约的性质（见下文“人物刻画”）。再一次，虽然人类的立约伙伴不忠信，上帝却是信实的。祂没有丢弃祂有缺陷的圣徒，而是恢复他，以便借着他成就祂拣选的旨意。
这一场可以按照以下交错结构划分：
A 亚比米勒把撒拉带入他的后宫（20:1–2）。
      B 上帝控告亚比米勒（20:3–7）。
          X 亚比米勒和众臣仆惧怕（20:8）。
     B′ 亚比米勒控告亚伯拉罕（20:9–13）。
A′ 亚比米勒补偿亚伯拉罕和撒拉，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20:14–18）。
比较与对照
在亚伯拉罕朝圣旅程的开始，以及现在接近其高潮的末段，主因亚伯拉罕离开家乡跟随祂而赐福给他，并且宽容他的惧怕（创12:1–20）。在这一场中，亚伯拉罕含蓄地承认，他缺乏信心去相信上帝会和／或能够保护他，使他免受那些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中可能遇到的贪婪君王伤害。由于惧怕，他和撒拉设计了一个欺骗性的解决办法（20:12–13）。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们作出有罪、不信的欺骗，上帝仍然从异教君王的后宫中救出那位被掳走的先祖之母，因那些君王的贪欲责备他们，却宽容祂那些有缺陷之圣徒的失败。
在第一幕的第二场中，尽管亚伯拉罕有所欺骗，主仍在埃及赐福给他（12:10–20）；如今在第二幕中，尽管亚伯拉罕在基拉耳再次说了同样的谎言，上帝仍然使他富足。事实上，上帝进一步加强了对祂选民的保护与赐福。法老是否与撒拉犯了奸淫，这一点存在含糊之处（12:15–16）。然而，亚比米勒显然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20:6）。法老在埃及以仆婢和牲畜使亚伯拉罕富足，但当他知道撒拉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之后，他便把他们赶出埃及肥沃的牧场。相比之下，当亚比米勒知道真相之后，除了把仆婢和牲畜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外，他还加上一笔数额惊人的银子（20:14、16），并让亚伯拉罕任意选择牧场。此外，亚伯拉罕和撒拉从埃及得蒙拯救之后仍然没有孩子；但在下一场，上帝却赐给他们以撒（21:1–7）。
上帝没有惩罚这位有缺陷的朝圣者，反而惩罚那些威胁他们的君王（诗105:12–15）。虽然祂的圣徒不忠信，祂仍然是信实的（提后2:13）。然而，上帝没有像对待法老那样以疾病击打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撒拉。与法老不同，这位敬畏上帝的君王若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就不会杀死亚伯拉罕，因为对他而言，奸淫是一项大罪（创20:9）。我们可以推定，亚伯拉罕对法老的不敬虔和暴力作出了准确判断（12:12），但他却错误判断了亚比米勒的敬虔和道德。不过，虽然亚伯拉罕错误判断了亚比米勒的宗教和道德行为，他仍然是主的圣约伙伴，上帝借着他把祂的赐福传递给列国（创12:2–3）。因此，他必须代求以保全亚比米勒的性命，因为这位君王已经把一个已婚妇人带入自己的后宫（20:7）。
人物刻画
对亚伯拉罕软弱之处的呈现，对于刻画亚伯拉罕的性格具有重要意义。圣经中的英雄，也就是上帝的圣约伙伴，从来都不是超人；他们伟大的信心行为往往伴随着失败和惧怕。亚伯拉罕显然一直在与自己有缺陷的行为模式挣扎。他在这里所承认的惧怕，实际上更加突显了他的顺服和信心。在亚伯拉罕表现出伟大信心和领导力的时刻，叙述者并没有揭示他内心的思想。但是，本场所呈现的这个人，在上帝命令他离开家乡时，在他为了弟兄之情与公义而冒险争战时，或在他敢于亲近上帝以保护义人时，都必定曾克服自己的惧怕。亚伯拉罕刚刚表现出极大的领导力（第二幕，第三场），并且很快就要忠信地顺服上帝最具挑战性的命令（第二幕，第七场）。叙述者在这些重大事件之中揭示亚伯拉罕的软弱，从而展现了亚伯拉罕顺服的伟大程度，也激励读者面对自己在信心上的挣扎。
亚伯拉罕失败的揭露也证实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与能力。祂在拣选中满有恩典，并且能够借着祂的人类仆人成就祂美善的旨意。

首尾呼应与关键词
关于族母在异教君王后宫中陷入危险的故事，在亚伯拉罕循环叙事周围构成了一个内在框架，直到22:20–25:11转入下一个循环叙事为止。在亚伯拉罕最初蒙召前往应许之地、成为大国之后，他立刻使撒拉陷入法老后宫的危险之中。如今，就在应许之后裔出生之前，他又使族母陷入亚比米勒后宫的危险之中。在第五场内部，关键词“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构成了首尾呼应（20:2、18）。在整章中也出现了语义相等的表达（20:3，“那女人”；20:7，“那人的妻子”；20:11、12，“我的妻子”；20:14，“他的妻子”），强调了这对夫妻至关重要的关系，而他们的计谋却使这种关系陷入危险。
递进
在这一场中，可以看到主与撒拉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在第一幕第二场中，撒拉含蓄地是那位生育儿女的人，但她几乎没有被提及。即使身处法老的后宫，虽然她受到保护，她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很小。在第二幕中，她被明确纳入亚伯拉罕之约（17:15–16），被包括在出生的宣告之中（18:13–15），而现在她又得到一笔巨额银子，以恢复她受到侵犯的名誉（20:16；见下文注释）。
第二幕第五场开始时，亚伯拉罕定居在迦南最南端的一处绿洲，该地区每年的降雨量少于四英寸。随后，他前往王城基拉耳（20:1）。这一场结束时，亚伯拉罕定居在基拉耳周围的王室牧场之中。
第六卷，第二幕，第五场的释经注释
亚比米勒把撒拉带入他的后宫（20:1–2）
1. 从那里。亚伯拉罕此前一直在幔利附近（18:1）。
往南地迁去并居住。叙述者采用了与亚伯拉罕遇见法老时同样不祥的开头：“渐渐迁往……南地”（12:9），“下埃及去……寄居”（12:10）。
加低斯和书珥。即加低斯绿洲与书珥的埃及防御墙之间的地区（见14:7；16:7）。虽然亚伯拉罕定居在加低斯和书珥这一牧放地区，他却在非利士人的王城基拉耳附近住了一段时间；这座城位于别是巴和迦萨之间约一半路程的位置。
2. 我的妹子。亚伯拉罕说这个半真半假的话，其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性命，这一点记载于20:11和12:11–13。然而，他因惧怕而不是凭信心行事，是无可推诿的。上帝已经应许，应许的后裔将借着撒拉而来；如今这一保证甚至比他们前往埃及时更加坚定（17:18；18:9–15）。
亚比米勒。这名字被证实曾作为基甸儿子的个人名字（士8:31）、大卫时代一位非利士君王的名字（诗34篇标题）、一位以色列祭司的名字（代上18:16），以及《亚玛拿书信》中推罗王的名字。这个常见的西闪族名字意为“我的父亲是王”。这个亚比米勒很可能是后来以撒所遇见的亚比米勒的父亲或祖父（见26:1）。
派人把撒拉接去。撒拉年轻时的美貌已经恢复（见12:11；18:11、13）。君王把一个九十多岁的女人带入自己的后宫（见12:4；17:17；18:12；21:6–7）。
娶了。见6:2；12:15。就在以撒即将受孕之际（见18:10–14；21:1–2），救赎计划陷入危险。毫无疑问，救恩依赖的是信实的主，而不是不忠信的人。
上帝控告亚比米勒（20:3–7）
3. 上帝。叙述者在论及一般人时使用“上帝”，而不是使用上帝对圣约子民的名字“主”（见2:4以及第六卷第二幕第二场文学分析中的“命名”）。
在梦中。梦是一种启示的方式，甚至也临到那些在圣约之外的人（见28:12；31:24；37:5–9；40:5；41:1；民22:9、20）。在创世记1–11章以及族长时代的早期，上帝借着神显、梦和异象沟通；到了创世记末尾，则只借着护理。这一发展与希伯来正典相似。在律法书中，上帝直接向摩西说话；祂向先知赐下异象和梦；而在圣卷中，祂主要借着护理作工。
你是个死人。由于普遍启示，人认识到婚姻的神圣性质（参利20:22；申22:22）。在许多闪族群体中，奸淫被视为“大罪”，乌加列文献和埃及婚姻契约都证明了这一点（见26:10；39:9；另见下文20:5的“清洁的良心”）。
4. 主。亚比米勒使用的是一般性的尊称，而不是上帝的称号（即“主”）。亚比米勒认识真上帝，却不知道祂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赐的救恩（另见麦基洗德，创14章）。
你还要毁灭无辜的国吗？亚比米勒的论证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上帝只做正直和良善的事（见4:7；18:25）。如果上帝愿意为了十个义人而饶恕邪恶的所多玛城，何况一个无辜的国家呢？
亚比米勒与上帝之间关系上的正直，是建立在这位君王与人之间道德上的正直之上。
国。君王与他的国家不可分割。他是他们鼻孔中的气息（哀4:20）。
5. 清洁的良心。希伯来文直译为“心中无可指摘”（参王上9:4；伯1:1；诗78:72）。上帝按照没有律法之人的良心审判他们（见3:8；罗2:14–15；另见创6:9的“无可指摘”）。
6. 我知道。这句话暗示上帝亲自的全知。
得罪我。见诗51:4。
7. 先知。这是圣经第一次使用这个词。亚伯拉罕是属上帝的人，他领受了启示，传达上帝的话（出4:15；7:1），并且代求（创12:7；15:1；18:18；参民11:2；14:13–19；21:7；申9:20；撒上7:8–9；12:19、23；王上17:20；伯42:8；耶7:16；37:3；42:2；摩7:2、5）。
祷告。米利暗毁谤摩西之后，摩西为她祷告（民12:13）；约伯也为三个毁谤他的朋友代求（伯42:8）。
就活……就死。生与死取决于是否顺服上帝的话（参申30:15；书24:15）。
亚比米勒和众臣仆惧怕（20:8）
8. 清早。这里又是一个迅速顺服的例子。
召了众臣仆来。整个王室议会都敬畏上帝。一个好君王产生一个好的国家（见王上2章；箴25:4–5）。
他们都甚惧怕。这是异教徒面对上帝时的一个主要反应。这与亚伯拉罕所担忧的他们不敬畏上帝形成对照（见20:11；参拿1:10）。
亚比米勒控告亚伯拉罕（20:9–13）
9.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亚比米勒既已从上帝那里获得无罪的判决，便转而质问亚伯拉罕。和从前一样，亚伯拉罕因为没有信靠上帝，必须承受一位异教君王的责备。
你怎么向我们这样行呢？法老和亚比米勒都问：“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然而，亚比米勒表现出更强的领导力。他说的是“我们”（指整个国家），而不是“我”（撒下24章；诗72篇）；他诉诸道德准则、罪以及“所不当行的事”；他容许亚伯拉罕为自己解释（见20:10）；把自己最好的土地提供给亚伯拉罕；并保护撒拉的名誉。
大罪。见第3节。
11. 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时，实际上默认承认了自己的罪，并证明亚比米勒无罪。他没有调查实际情况，也没有信靠上帝。
我以为。请注意这里的反讽。亚比米勒竟然比亚伯拉罕更加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这个短语应当与“敬畏主”区别开来。后者是指对圣经特殊启示的敬畏，而“敬畏上帝”则涉及普遍启示，也就是人借着良心所知道的道德标准，并且因为惧怕上帝的审判而接受这些标准。
12. 我的妹子。见11:29；12:11–12。禁止这种亲属婚姻的律法当时尚未颁布（利18:9、11；申27:22；结22:11）。即使在律法颁布之后，违反这一规定也被认为是比其他一些过犯较轻的错误（撒下13:13；结22:11）。
13. 漂流 [hitʿû]。如果词根是 tʿh，那么以上帝为主语时，它的复数形式就难以解释。词根可能是 ʿwh，在这种情况下，该形式就是单数。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亚伯拉罕认为，在他必须经过的各国中，掳走外来的妇女是正常的事。他并没有特别针对亚比米勒而有意侮辱他。
亚比米勒补偿亚伯拉罕和撒拉，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20:14–18）
14. 亚比米勒把羊……给亚伯拉罕。亚比米勒把礼物送给亚伯拉罕（20:14–15）和撒拉（20:16），是为了尊荣上帝以及他们与祂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不是为了补偿罪责（参12:19–20）。上帝不仅将祂的选民从可怕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还以意想不到和不配得的财富赐福他们（见12:16及注释）。
15. 居住。在20:1中，他定居在最南端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
16. 给你哥哥。社会习俗要求，给撒拉的礼物要通过家庭中的男性家长交给她。
一千银子。 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数目。一个巴比伦工人通常每个月得到半舍客勒银子的工资，他必须工作167年才能赚到这样的数目。
遮盖所受的冒犯。亚比米勒的目的是在别人眼中恢复撒拉的名誉；虽然他是在无意中这样做的，但他已经玷污了她的名誉。
17. 亚伯拉罕祷告。亚伯拉罕以上帝先知的身份祷告，他有责任成为列国的祝福。在这个行动中，亚伯拉罕必然会再次想起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能力，并且鉴于他的呼召，也会想起他的每一个行为对周围列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她们就能再次生育。如果上帝能够回应亚伯拉罕为不能生育的异教妇女所作的祷告，祂岂不更能为亚伯拉罕的妻子如此行吗？
18. 使……不能生育。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主赐人受孕（见16:2；21:1–2）。这里同样有戏剧性的反讽：当撒拉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变得不能生育；当她离开时，母腹被开启，但她仍然不能生育。
第六卷，第二幕，第五场的神学反思
对选民的恩典
加尔文宣告：“在这段历史中，圣灵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既显明人的软弱，也显明上帝的恩典。”
上帝至高主权的恩典在这一章中清楚地显明出来。就在以撒即将受孕之际（见18:10–14；21:1–2），亚伯拉罕使救赎计划陷入危险。上帝向亚比米勒施行公义，却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施行怜悯。救恩依赖的是信实的主，而不是祂不忠信的仆人。
基督徒与多元主义
《创世记》以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开始。按照保罗所说，上帝已经赐给每一个人关于祂自己的普遍启示（罗1:19–20）。这种对上帝道路的基本认识，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敬畏上帝”。正如 Whybray 所解释的，有一种所有人都遵守的普遍“道德标准”。上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审判人类，并与人类互动。而上帝的圣约子民，就是那些回应上帝之话的“特殊启示”的人，在与其他人交往时，可以诉诸这种普遍的认识。
十诫之中，对于那四条专门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诫命，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些诫命被理解为对所有人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亚伯拉罕为现代多元主义世界中的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典范。在那个世界中，上帝要求每一个人对一种基本的敬畏上帝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基本重视负责。而在这个层面上，上帝也向“异教徒”施予恩典。
甚至对于法老——按照亚伯拉罕的判断，他可能会犯谋杀罪——上帝也警告他所作出的错误选择。上帝也使用法老责备亚伯拉罕。对于敬畏上帝的亚比米勒，上帝在异象中向他说话，并证实亚比米勒的无辜。奥秘地，上帝拣选祭司君王麦基洗德，把祂特别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最后，上帝以审慎的公义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人，因为他们傲慢地藐视上帝，并以邪恶地漠视人的尊严而伤害别人。
在这个多元主义的世界中，亚伯拉罕带着属上帝的敏锐而行，按照人们与上帝关系的程度来调整他与他们的关系。
祭司君王麦基洗德的背景是一个奥秘，但亚伯拉罕认出上帝的膏立，并尊荣麦基洗德。对于邪恶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就是那些给他的侄儿带来患难的城市，亚伯拉罕恳求上帝为了义人的缘故饶恕这些城市。亚伯拉罕理当接受异教君王的责备，但他也必须在上帝面前为亚比米勒代求。
代求
亚比米勒是一位敬畏上帝的迦南君王，他对待撒拉比亚伯拉罕更加公义。作为奖赏，上帝以公义对待这位敬畏上帝的异教君王，拦阻他犯奸淫。
虽然上帝以公义对待他，亚比米勒却没有凭信心接受亚伯拉罕的蒙拣选，因此失去了成为救恩历史一部分的权利。亚比米勒没有承认亚伯拉罕是个人圣约祝福的中保（见17:5）。公义与救恩必须加以区别。
虽然亚伯拉罕是犯错的一方，亚比米勒却必须请求亚伯拉罕——上帝所拣选的救恩器皿——为他代求。上帝的人类圣约伙伴，就是那位因自己的计谋几乎给亚比米勒带来死亡的人（20:3），仍然是上帝赐下生命和祝福的途径（20:17–18）。
亚伯拉罕以先知的身份代求，而不是以一个受委屈之人的身份代求（不同于民12章和伯42章）。在他作为外邦人代求者的角色中，他预表耶稣基督（赛53:12；罗8:34）。
我们教会中的人常常犯罪和失败，但我们仍然蒙召成为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之人的代求者。

